
安放心底的唢呐
文/谷彩琳

我是相信 因缘的 。很多事情
很多人很多物在某个特定的 时 间
都是为 你 的 一生做着 安排 ，做着
预示 ，尽管你当 时可能浑然不觉 。

我与唢呐 的相遇 ，是在很小
很小 的 时候 ，它 那悠扬 的 音调 ，
高亢中带着哀婉怅惘 的旋律 ，使
我 一见倾心 。我喜欢它浓浓的滋
味 ，余音缭绕 ，曼妙多变 ，激扬
顿挫 。瞬 间 ，我荒昧无知的心湖
漾开 了 嫩嫩的莲蕊 ，从此沾染了
尘世的柔情缱绻 ，缠绕 了 凡 间 的
温润绵柔 ，我彻底被它俘虏 ，被
它侵略 。它开启 了 我最初关于爱
的憧憬 ，也纠缠着我关于爱的半
生荒凉梦想 。

唢呐属于北方的乡下 。
每到冬月 ，是嫁娶的好时间 ，

每家娶新媳妇都要吹起撩人的唢
呐 。唢 呐 的颜色 是大红 的 ，是喜
庆的 ，是炽热的 ，更是瑰丽 的 。循
着 唢 呐 声 走 去 ，看 到 的是喜 滋滋
的脸 ，无论是大人小孩 ，无不挂着
暖洋 洋 的 笑容 ，那笑 容是 一波波
美丽 的质朴 的 清泉 ，带给新人最
美好的祝福 。最动人的是新娘子
娇羞 的粉面桃花 ，她才 是今天的
主 角 。美 丽 的 出 场 ，总 是 映衬着
锦绣 的 背 景 。唢 呐 声 是 引 子 ，和
着红色 的帷幔 ，热腾腾的土炕 ，红
色 的床单 ，嬉戏亲昵的鸳鸯枕 ，红
绿 映衬的 柔滑 的 百 子 图 缎被 ，我
觉得她是天下最幸福最骄傲最荣

光 的女人 。也 是那 时 ，我就想着
早点长大 ，在唢呐声 中 ，在一路浓
荫 百花斗艳 的初夏 ，飘着油 菜花
香气的季节 ，手牵心仪的男人 ，走
入火辣辣的洞房 。

唢呐在那时 ，已经深深地潜
入我幼小的骨髓 。它攫取 了 我的
心 ，我痴痴地爱上 了 它 ，迷上 了
它 ，醉于其 中 ，无法 自 拔 。我爱
它 的 空 旷 辽 远 ，爱 它 的 大 气 磅
礴 ，更爱它的婉转柔润 。它的气

韵足够我一生为之缱绻 ，为之倾
倒 。这种坚持 、执着 、向往深藏
我心 ，瑰丽多姿 。这是不是上辈
子的因缘 ，是不是前生我一定是
自 己意念中 的样子 ，就是那样富
足地在唢呐声 中做了 一 回令天下
女人无比艳羡的新娘 ？

今生爱上它 ，是不是命运的
安排 ，更是前世的延续？

唢呐是温润绵柔的 ，一如那
洞房的绸缎被面 ，轻轻触碰就能
感触到清凉的妖娆 。我迷恋那柔
滑 。为 了 心 中 绵柔 的 红 色梦想 ，

我偷偷一个人无数次在毛线店里
挑 了 又挑在阳光下 比 了 又 比 ，终
于买回 了 如绸缎般柔滑如唢呐般
水润的毛线 ，我依着 自 己心中 的
喜爱和万千柔情 ，给 自 己想象的
那个人织着新婚的毛衣 。灯下面
色开花 ，内 心无比旖旎激荡的情
怀 ，谁能懂啊 ！我就像最好的绣
娘 ，在织着 自 己的锦缎爱情 ，织
着 自 己华美的未来 ，织着 自 己私
密的梦幻 。我欣喜若狂却又不动

声 色 ，没 有 一 个 人 知 道 我 的 心
事。没有一个人 。

太华丽 的想法 ，都会在现实
中 破灭 ，只 能如此 ，注定如此 。
到 底辜 负 了 那锦缎 一 般 的毛线 ，
还有锦缎般的心情 。

现实 中 的爱情粉碎 了 我的梦
想 。这 也 是 前 世 的 因 ，今 生 的
果 。我没有邂逅那喜庆 的 唢 呐 ，
没有走入 自 己臆想 中流淌着暗红

婉转无比温馨的洞房 。冷寂的境
遇彻底撕毁 了 我的唢呐梦 ，我不
再 希 望 听 到 那 一 去 不 回 头 的 音
调 ，再不敢也不愿去体味幸运女
人脸上娇羞的红晕 。

回首低望 ，到底是谁辜负 了
谁 ，唢呐 ，还是我？唢呐 ，我痴
爱 了 半生的繁华梦想 ，而今带给
我的却是寂寂的一捧荒凉 。

我 记得在那个雪夜 ，我烧 了
红 色 如缎 的 毛衣 ，也熄灭 了 心 中

丝滑的梦 ，它火热地来 ，只能带着
寂寞凄凉地走 ，这是它的宿命 ，琐
碎 的 现实无法承载它 的盛大 、纯
粹 、真炽 ，一如我无处安放的一腔
浓 烈 爱情 。我 凄凉地 明 白 ，唢 呐
声 ，婚 庆 的 唢 呐 声 ，已 如 一 道 风
景 ，永久定格在我的心中 。

我 没 有 等 到 意 念 中 的 那 个
人 ，瑰丽的爱 ，怎 么能够等得到
呢？那是上天的赐予 ，是上天的

顾念 ，是慈悲的心怀。我只有祝
福 ，祝福那一个个恬美年轻的脸
庞。记得一次 同学聚会 ，大家拉
郎配 ，轮到我时 ，他们哑然 ，我
多 么想有一个人哪怕是随便一个
拉给我啊 ！到底是失望 了 ，我还
是那么 的孤单影只 ，他们说我心
气太高 ，孤傲怪戾 ，难 以接近 ，
而我内心的柔弱凄楚又有谁知 ？

忽然想起那句 ：在最好 的 年
华遇到最好的你。今生最大的梦
想就是和你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
爱 ，放下 自 尊 ，放下矜持孤傲 ，放
下你所言的才气 ，可是 ，我心 中 的
你 ，我们 到 底错 了 半 步 ，还 是 一
生？你 ，一如那清扬怅惋的唢呐 ，
只能在我的心中纠缠悠扬 。

只 愿 ，在 梦 中 ，你 打 马 扬
鞭 ，穿过油菜花的香气 ，穿过碧
绿 四野的 庄稼 ，带着一 队唢 呐 ，
还 有 细 软 的 锦 缎 ，将 我 迎 娶 。
我 ，在梦里做你的新娘 。我会祈
求 上 苍 让 我 沉 沉 睡 去 ，永 不 醒
来 。我相信 ，人生这一段段一 出
出 ，就在梦中 。

而醒着的我 ，站在 同事盛大
婚庆的院子里 ，听着一声声激越
的唢呐 。它 ，吹醒 了 旧梦 ，吹碎
了 惨烈破败的心 ，直吹的艳阳苍
凉 ，红颜冷寂 ，珠泪斑驳 。

“ 扑满 ”人生
文/徐学平

前 些 日
子 ，我 陪 友 人
去拜访他的一
位藏友 。入室
参观 ，我发现
在林林总总的藏品中 ，此君收藏最
多的就要数那些造型各异的“扑满”
了 ，或猪或熊 ，或人或物 ，或憨态可
掬 ，或形态逼真 ，细细把玩 ，令人爱
不释手 。

扑满 ，又称悭囊 、闷葫芦 、储蓄
罐等 ，是一种专门用来蓄钱的小陶
罐儿 ，它的妙处是钱币可以放进去
却是出不来 ，只有等到贮满后砸碎
它才能取出 。有意思的是 ，当年满
洲八旗入关以后 ，结束了一向以汉
人为统治中心的明王朝 ，一些试图
“驱逐鞑虏”的志士们便以互赠钱罐
的方式激励彼此的斗志。扑满者 ，
意即扑灭满清也 ，一语双关 ，想来却
也是寓意无穷 。

《 西京杂记 》中记载说 ：“扑满
者 ，以土为器 ，以蓄钱 ，具有入窍而
无出窍 ，满则扑之。土 ，粗物也 ，钱 ，
重货也。入而不出 ，积而不散 ，故扑
之。”陆游就曾以此作喻 ，指出敛财
必会招祸害 ，诗云 ：寒暑衣一称 ，朝
晡饭数匙 。钱能祸扑满 ，酒不负鸱
夷。后人更是直接地把“扑满”说成
是“只爱满我腹 ，争知满害身 ，到头
须扑破 ，却散与他人”了 。

如此说来，“扑满 ”倒也不失意
味着一种人生了 。这不由得让我想
起了历史上的两位商圣——胡雪岩
和范蠡。胡雪岩是经商有成后介入
官场的 ，作为一个名震天下的红顶

商 人 ，尽 管 他
为 国为 民都有
过 不 少 贡 献 ，
但终因他野心
太大而又不谙

政界之道 ，最后直落得个钱财散尽 ，
黯然辞世。与胡雪岩恰恰相反 ，范
蠡帮助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便功成
身退 ，辞官经商 。范蠡一生艰苦创
业 ，积累家产数十万金 ，因其善于经
营 ，又能广散钱财接济乡邻 ，被人们
奉为“文财神”。

如果说胡雪岩在某种程度上
还是政治斗争 的牺牲 品 ，那 么 大
贪官和坤可谓不折不扣的是因为
敛财过多而被 “满则扑之 ”的 。和
坤仰仗着乾 隆 皇帝 的 宠信 ，一 身
兼任数十个重要官职 ，位极人 臣 ，
权倾朝野 ，他不但利 用 其职务之
便贪污受贿 ，而且还 囤私 田 、办商
号 ，与 百姓争利 。乾隆驾崩后 ，嘉
庆下令查办和坤 ，抄 出 的家 产竟
然超过清廷十年岁入的总和 。只
可惜 ，这 位利欲熏 心 的和大人还
没有来得及享用那笔 巨 资便被嘉
庆帝一道口谕赐死于狱中了 。

有 人说 ：钱财 多 了 就不 属 于
自 己 的 了 。在收藏圈子里也有着
同样 的说法 ，那就是收藏到 了 一
定的程度 ，就不是为 自 己收藏 ，而
是为 社会 、为 国 家收藏 了 。凑巧
的是 ，友人 事 后 告知我说那位藏
友先前 曾 是 一 局之长 ，正 因 为 贪
墨 而 被开 除 了 公职 ，涉足收藏后
他就独爱 “扑满”，这或许也是一种
发自 内心的 自省吧 ！

我 们 都 傻
文/刘 学

或许这个
世 界 真 的 很
小 ，或 许 这 个
世界真的存在
缘 分 一 说 ，仿
佛电视剧情一般 ，当你努力寻找的
时候不一定能找到 ，但是一个不经
意的决定 ，说不定就是当初努力却
找寻不到的不期而遇 ！

那个年代的我们都傻 ，傻在不
懂感情不存在天真。那个年代的我
们太傻 ，傻在感情能骗了 自 己却骗
不了人。那个年代的我们很傻 ，傻
在爱情不只是简单的一句话。那个
年代的我们真傻 ，傻在用感情欺骗
了最爱的人 。

时间如沙漏般流逝 ，当年的童
时玩伴已各奔东西 ，年少时的死党
也各走天涯 ，青涩时念着的人或许
已披上婚纱。我们也算是上 了 年
纪 ，爱起了 回忆 ，翻看珍藏的照片 ，
细数着曾经的年少轻狂 ，儿女情长。

有 的 人
把记忆珍藏在
心底 ，以为 已
经忘记 ，但是
当它被重新翻

出来的时候又是那么的刻骨铭心 。
有的人把记忆挂在嘴边 ，以为 自 己
能一直处在当 时的情境 ，但是当生
活继续的时候 ，却发现真的找不回
过去 。

对于我们 ，或许有的在学路末
途上迷茫 ，或许有的在工作压力中
体会艰辛 ，或许有的仍旧在 自 我封
闭 ，但时不时的 ，我们总会抽点时间
去回忆。回忆当初的江山 多娇 ，英
雄折腰 ，回忆我们当 初 的懵懂 、青
涩 、轻狂 、情谊。

或许是我真的上了年纪 ，变得
太爱回忆。回忆曾经的点点滴滴 ，
为 自 己所追悔的惋惜 ，为 自 己所引
领的得意 。

我们当时都傻 ！

岁 月 柳影 摄

最美的落叶
文/路来森

“ 袅袅兮秋风 ，洞庭波兮木叶
下”，最是喜欢 “木叶下 ”三个字 。
想 来 已 是 深 秋 ，秋 风起 ，风 并 不
大 ，“袅 袅 ”的 ，有 一 种 婉约 的 美
感 ，那 “木叶 ”却就纷纷然地落 了
下来 ，一 派萧索——满是苍凉之
美 。

我 无 端 地 认 为 ，这 样 的 “木
叶”，应该就是梧桐叶 。也只有那
硕硕桐叶 ，凋零之时 ，才具备这般
的美感 。

梧桐 的 叶 落 ，与 它树不
同 。大 多数的树木 ，一 到 深
秋 ，木叶枯黄 、焦黑 ，一 阵风
起 ，便会齐刷刷地落了 下来 ，
仿佛争相去赶赴一场生命的
颓败 。桐叶 ，在秋气利 刃 的
削割下 ，已然片片枯黄 ，但它
叶蒂坚硬 ，纵是败落 ，也是脆
生有声 ，咯嘣咯嘣的响 。

“ 金风细细 ，片片梧桐坠”，通
常 ，桐叶 ，是一片片地脱落的 。带
着 一 份清脆 的 留 恋 ，像一枚硕大
的 金 黄 的 蝶 ，翩 翩 舞 动 着 ，飘 逸
着 。让人觉得 ，它 是那样 的缠绵
和不 忍 ，好似难 以舍 弃 自 己 曾 经
蕴蓄着的 “依约相思碎语 ，夜凉桐
叶声 声 ”的低语和倾诉 ，那 “梧桐
树 ，三更雨 ，不道 离愁正苦 ”的悱
恻之情 ；情态悠然 ，毅然 ，不像是
生命在凋零 ，而 更像是 在 着 意展

示一种生命华丽退场的大美 。舒
徐 、自 然 ，灵秀 、潇洒 ，它将把一切
季 节 的美好 ，带入 一 种生命 的 静
穆里 。

如 果 你 静 心 注 视 桐 叶 的 凋
落 ，你还会发现 ，桐叶 ，那样 一 片
片地落着 ，给树木带来的 ，不是枯
秃 和 衰 败 ，而 是 一 种 疏 朗 和 明
净 。仿佛刻意为生命 留下一份通
透和洒脱 ，为 的 是未来 的那份更
有力量的生机 。

骤风起 ，桐叶也会大片大片
地凋落 ，那种纷乱的华彩 ，就成 了
一场舞蹈的盛宴 。

昔年 ，乡下老家院中 ，有一眼
水井 ，水井旁就是 一株粗大的梧
桐树 。站在 院 中 ，举首 即见 。有
月 的夜晚 ，梧桐树斑驳的影子 ，洒
满窗 口 。

秋末 的那一 段 日 子里 ，眼 见
着它 ，叶片一枚枚地飘零 ，一片一
片 ，缓缓而下 ，像天空 中逸下的音
符 ，随意地弹奏着无声 的 曲 子 ，有
一种 “大音希声 ”的撞击感 。瞅着

那树 ，一天天地憔悴 ，叶落梧桐瘦
的 滋 味 ，便 也 丝 丝 地缠满 心 头 。
只 是看那月 亮 ，却 更好 了 。枝 叶
稠密 时 ，纵是夜晚的月 光再亮 ，地
面 上 筛 下 的 ，全 是 朦 胧 的 影 子 。
随 着 叶落枝疏 ，月 光便透过枝 间
的罅隙 ，朗 朗地照在地面上 ；抬头
望天 ，看到 的 ，是那透蓝透蓝的晴
空 。

“ 睡起秋声无觅处 ，满阶梧叶
月 明 中 ”，想 来 古 人 也 是极 赏 那

“ 月 明 桐叶落 ”的情景 的 。秋
渐远 ，心 ，却还恋着 。于是 ，桐
叶 落 阶 ，一 声 声 ，那秋声 、秋
意 ，便就又寻回来了 。

秋雨飘洒的夜晚 ，雨水打
湿 了 桐叶 ，隔窗 ，就能听见桐
叶 落 地 的 “吧 嗒 吧 嗒 ”的 声
响 。我躺在床上 ，难以入眠 ，

一种缠绵 、落寞的思绪 ，便一阵阵
地涌上心头 。觉得这秋意衰败的
雨夜 ，那湿透的桐叶的落地声 ，有
一种凄凉 、萧散的美 。

那一 夜 ，忽然刮 了 一 夜 的 大
风 。第二天晨起 ，开 门启户 ，看到
的是满地的金黄 。

井台 、辘轳 、台 阶 、庭院 ，已经
枯秃 的树枝 ，全落在 了 金黄 的 桐
叶 的 背 景 上 。好 一 幅 静 好 的 画
面 。那一刻 ，我 觉得 ：桐叶 ，就是
这世间最美的落叶 。

舌尖上的西安
文/张质朴

西 安 的 一 位赵姓女士 ，前 不
久在微博上被戏说 了 一把：90岁
的她躺在 床上 ，老伴 问 ：“想吃点
什 么 吗？”她说：“没 胃 口。”老伴 ：
“ 要 不 喝 碗 莲 子 八 宝 粥？”赵 说 ：
“ 不 了 ，喝不 下去。”老伴：“听说咱
家附近新开 了 家凉皮店味道还不
错。”赵 女 士 一 下 子 来 了 精 神 ：
“ 快 ，扶我起来！”

这个 与 凉皮 有 关 的 调 侃 ，不
只 在赵女 士 身 上可能发生 ，在 西
安的女性中那是有 广泛而深厚的
群众基础 。过 完春 节 ，开 着车去
找小摊排队吃凉皮的人那叫 一个
多 ，大雪天还照吃不误 ，享受凉皮
那冰凉酸辣味儿的也大有人在 。

我多次在外地朋友跟前夸过
海 口 ，尤其是在人 家 给我 传 了 文
件帮我改 了稿件而我以示诚挚谢
意的 时候 ，常真诚地提出邀请 ：来
西安 ，我请凉皮 、肉夹馍 ！

凉皮 、肉 夹 馍那可 是 西 安 的
美食特 色 之 一 ，尤其 是女 士 的最

爱 。下班了 ，不想
做饭 ，几个女同事
相约去吃凉皮 ，反
正价钱不贵 ，吃着
过瘾 ，还少 了 怕长
肉 的 顾 虑 。看 着
文文弱弱的女子 ，
进得店 去 ，先叮 咛店 家 ：“辣子 多
放 ！”那红得看不 出 本色 的油汪汪
的凉皮 ，在 吃 货筷子 的 一 上 一 下
中 被 一 根根送 进 嘴 里 ，流露 的 是
从头到脚都舒畅的心满意足 。

凉 皮 最 佳 搭 档 非 肉 夹 馍 莫
属 。按理说 ，当 叫 “肉 夹馍”为
“ 馍夹 肉”才符合逻 辑 ，但 方 言
听起来像 “没 夹 肉 ”，随 后就 叫
成 了 “肉 夹馍”。还有 人 说 这个
叫法是为 了 突 出那滋味鲜长 、入
口 即化 、唇齿 留 香 的 “肉 ”，肉
的滋味当 然 比馍更吸 引人 ，所 以
“ 肉 夹 馍 ”就 是 最 理 想 的 招 牌
了 。如果 沾上文化边儿 ，那就是
肉 夹 于 馍 ，这 是 古 话 么 ，这 个

古 ，自 然是和西安十三朝古都的
深厚底蕴相配的 ！

在西安 ，如果说典型 的女性
食物是凉皮 ，那男士最爱就属泡
馍了。90年代初 ，我和师兄们去
杭州 学 习培训 ，他们四 五人花 了
几天业余时 间 ，满大街地找泡馍
馆 ，最后算是找了挂着西安特色
牌子的一家，“财大气粗”地说
上五碗泡馍 ，忙 不迭地吆 喝 着 ：
“ 三个馍的 ！”服务员却说 ，没有
了 ，再 问 ，意 思 是 大 厨 回 老 家
了 ，做不 出 来 。最后 失望至 极 ，
每人吃 了 碗萝 卜 饺子走人 。坐在
回西安的火车上 ，师兄们就谋划
着去哪家吃泡馍 ，最后集中 了 意

见 ，集体提着行李
直 奔 老黄 家 泡馍
馆 ，店小二 “来咧 ”
一声拖腔招呼 ，师
兄 们 的 脸 立 马 活
泛起来 ，旅途劳顿
一扫而光 。

面 食 也是 西 安 的 “强项”，光
是面条 ，一天三顿 ，保你吃上一周
都 不 会 重 复 。有 一 种 叫 biang
biang面 的面条 ，现在在西 安开 了
许多家店 。在七八十年代人的记
忆里 ，那个 biang字在幼年时代常
被提起来 。走在放学路上 ，常被
二叔 、三爷这 些 长辈 招 手呼唤 到
跟前 ，问 学得怎 样 ，能打 多 少 分 ，
然 后就 问 biang会 写 不 ？若得 到
摇头的 ，长辈会用指头在地上划 ，
边划边念 “一点飞上天 ，黄河两岸
弯……”，那个 biang字就代 表 了
学问的深浅 。

面 的 故事不 少 ，据说西 安 某
大学教授 ，终 于 争取到 了 去欧洲

做访 问 学者 的机会 ，去 时下 了 一
去 不复返 的 决 心 ，不 想半 年就 回
来 了 ，因为那里找不到面食 ，天天
就跟没吃饭一样 ，他 自 我打趣 ，说
人能离开故土 ，可 这肚子还挺爱
国 的 。还 有 个故事 ，说是 一 个老
外 ，吃 了 西 安大车家巷 中 段 的 裤
带面 ，感觉非常好吃 ，就想记下来
这家店的位置 。她问 刚好路过的
一 群 学 生 “你 们 好 ！这 是 哪 里
啊？”。孩 子 们 自 豪 而 响 亮 地 回
答：“中 国 ！”看看 ，西 安 的 小孩子
都这么霸气 。

吃面食的西安人 ，脸像有棱
有 角 的 凉 皮 一 样 冷 酷 ，心 像 耐
饥 的 泡 馍 一 样 实 在 ，这 叫 外 冷
内 热 。无论是 身 边工友 、同 事 ，
还 是 社 会 上 素 不 相 识 的 群 众 遇
到 困 难 ，他们都毫不犹豫伸手相
帮 。有时 ，谝得投机 了 ，你要袜
子连鞋给 ；看不顺眼 了 ，三言 两
语 都 嫌 多 。这 就 是 爱 憎 分 明 的
西安人 。

在寒冷的季节里
文/朱金华

在 寒冷的 季 节 里
想起小 棉袄
密 密麻麻的 针线
穿 连母与 子 的 心 音
于 火 炉 前烘烤
胸 脯上 温 热

温 暖一 个冬季

在 寒冷的 季 节 里
想起 阳 光
曾 经

抱 怨 炎热

怨恨蹒 跚 来迟

愤怒无力 穿透云影 儿
总在 不 经 意 间 徘徊

在 寒冷的 季 节 里
想起温 暖
回 眸 生命的 轨迹
一路相伴
融入 身 躯
血液里 奔 涌
只 在这个季 节 里
才 彰 显 出 她的 存在

山里人的树
文/宋殿儒

这是一个偏僻 的 山 村 ，四周 都是
山 ，山上郁郁葱葱都是树 。

本来这 山里人 闺女是不 出 山坳就
嫁人 ，小伙子也是不出 山坳就娶妻 ，可
是有一天 ，这山里来了 一帮人 ，说什么
这 山上的石头比树木贵重得多 。尔后
就用好听话和大红印章来动员这 山里
人收下那大把大把的红票子 ，砍倒 了
那大片大片 的树 。山 里人有 了 钱 ，盖
起了小洋楼 ，买来了小轿车 ，修通了水
泥路……可是没过多少 年 ，这 山 里人
就没 了 那郁郁葱葱的树 ，没有 了 叮叮
咚咚的泉 ，不是干旱成灾 ，就是洪水成
祸 ，山不再是那漂亮无比的帅模样 ，且
成了黄土飞扬的光秃子 。

山 里人 的树没 了 ，闺女们也不愿
留在这穷 山 里 ，小伙子们也就一根根
变成了 “大山棍”。老人们为 了能传宗
接 代 ，就赶着儿女们往 山 外跑 ，去 上
海 ，去广东 ，去深圳……一个个飞出去
不再 回 。这 时候 ，一个妮子从广东 飞
回来 了 。她说她是长在这 山 里的人 ，
死是这 山 里的鬼 ，她要这大 山 重新长
出绿模样。她把 自 己用心血挣下的几
十万元钱 ，全部投入到 山里的植树上 ，
今年她植绿 了 这座 山 ，明 年她植绿 了
那座山……她一植就是 12年 。

这个偏僻的 小 山 村开始变绿 了 ，
水来 了 ，鸟来 了 ，兔来 了 ，就连梅花鹿
也来了……唯独就是妮子的脸蛋没有
了鲜润 ，头发也不再漆黑发亮 ，行动也
不 再亭亭玉 立 了 ，她像老 了 二十 岁 。
而这 山 却年轻 了 ，漂亮 了 ，天也蓝 了 ，
空气也清爽了……

山里人慢慢都又回来了 。山里人
都开始过山清水秀鸟鸣蜂嘤的甜 日 子
了 ，没有人再愿意去 山外住那些钢筋
水泥囚禁着的小洋楼 。

那一天 ，妮子突然跟乡 亲们宣布
自 己要结婚 。乡 亲们都疑 ，夫婿在哪
儿？可过事儿那一天 ，从上海飞过来
一个中年人 ，拦起了妮子的腰 ，戴上了
村民们亲手做的大红花……

妮子说 ，这就是她 网 上结识的农
林大专家 ，他愿意嫁到咱 山里来 ，要帮
咱们的 山里人 ，让山里的树更绿 ，水更
清 ，天更蓝……让大 山 不但变成 山 里
人的好窝窝 ，还要变成城里人清心养
气的好去处……

这是一个偏僻的小 山 村 ，四 周 都
是 山 ，山 上郁郁葱葱都是树……妮是
山里人的妮 ，树是山里人的树 。

想念火盆
文/黄森林

火盆是农村冬天里必不可少的取
暖工具 。家家红红的火盆 自 成风景 ，
总能把农家的 日 子点亮 。

火盆需要大量的劈柴 、树蔸。在农
闲时 ，人们都要尽量多砍柴 ，多挖树蔸 ，
然后囤积起来 ，等隆冬时节烧火。升火
盆往往用麻杆引火 ，麻杆脆脆的 ，容易
燃烧。在升火盆的过程中 ，火没燃起 ，
总是烟先升起 。那滚滚浓烟熏得人直
流眼泪且咳嗽不停 ，但是还一手不停地
用破蒲扇可劲扇着……慢慢的烟少 了 、
火旺了 ，劈柴和树蔸经受不住麻杆地引
诱和火的热情 ，也就势燃烧起来 。

火渐渐旺了 ，身子渐渐暖和 了 ，人
们话题也就多 了 。往往我全家人都会
围在火盆的四周 ，一边嗑着瓜子 ，一边
猜谜语 。特别 是每年除夕之夜 ，全家
人高高兴兴围在火盆旁包饺子的情景
至今还记忆犹深 ，倍感温暖 。

冬天是农 闲 时节 ，人们没多 少 农
事 ，就都喜欢 串 门子 。大家都很随意
地坐在火盆旁 ，秦汉三 国地侃着 。这
样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。

下雪的 日 子 ，我们半掩着屋门 ，一
边欣赏外面的雪景 ，一边在火盆中烧花
生 、荸荠或小红薯 。我 的性子总 是很
急 ，刚放进一小会 ，就迫不及待地用火
钳去拨。有时刚拨出来就急着用手去
抓 ，直烫得咧嘴 ，但也顾不上这些了 ，赶
紧剥开花生壳或红薯皮 ，把那半生不熟
的食物往嘴里塞 ，却也吃得那么香甜 。

现在 ，住在 小城里 ，用 上 了 电 暖
器 、空调 ，干净 、方便 、舒适 。但是每当
严寒时节 ，还是不 由 自 主地想起 了 老
家的火盆 。想起火盆 ，就想起 了 曾经
过往的生活 ，想起 了 那些让人沉醉 的
温暖时光 ，不觉就会在心底漾起 一缕
温馨与幸福 。


